
性情── 中国文化的原点 

霍韬晦 

（原刊《法灯》401 期，2015 年 11 月 1 日） 

性情学原是中国传统最正宗的学问，虽然历史上一直没有这个名称。  

性情学实际上是中国人生活中最常用的道理，虽然百姓日用而不知。  

有没有这个名称，和知不知道它的作用，并不重要。中国人从来没有把性

情作为一种知识来研究，一种可供抽象讨论的内容来分析。因为它就在你的生

命中、你的生活中、你的思想中、你的行动中，自然而然，不须质询，一念透

入，你就会发现它的存在。若加提问，反而不知所措。  
 

我们已被改造 

为什么？自从西方文化入侵，我们学会用理性提问题。西方文化的确开阔

了我们的视野，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谈现实问题，不论政治、经济、军事、

法律、教育、科学、技术、社会活动...... 全用西方模式，连谈人生、谈学问、

谈历史、谈未来，也以西方为圭臬。我们熟悉的那一套，早在一百年前反传

统、反专制的时候反掉了。现在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处事方式、

我们的工作习惯、也完全西化了，唯西方马首是瞻。所以谈政治一定是民主，

社会一定是自由，经济一定是市场，管治一定是法律，个人一定是权利...... 我

们已经被彻底改造，走不出西方的天罗地网。他们生，我们附之而生；他们

死，我们也跟着死。 

我们好像是不会思想的孩子，那里像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很悲哀，也很

可怜，我们不但失去了国势，也失掉了话语权，好像只有他们才有学问，我们

什么也没有。  
 

中国文化早熟吗？ 

中国文化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也许，这是历史的运命，文明和国势一样，

会盛极而衰。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早熟，从尧舜禅让，开启政治文化、礼乐并

张，而不以暴力，的确有其慧识。但何以三代之后，掉头向下，礼崩乐坏呢？

这显然尚有所不及。孔子力挽狂澜，指出拨乱反正之道在开发自己内心之仁，

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性情，以坚定自己、承担大任，力抗歪风；然后以六艺课诸

生，笔削《春秋》，建立纲纪，以成理想于未来，非常宏大，但毕竟时不我

与，终其身不能见用于世。孔子曾经说过：「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可见其抱负，但终于不能见用，则诚如颜渊所说，是

「有国者之丑」（《史记》〈孔子世家〉）。由此可知，历史的发展，并非尽

为理性，有时反为私欲所害。  

孔子之后，各国争霸，法家以其冷睿之思，教人君如何运用权力，帮助秦

始皇统一了中国。表面看是立了大功，但其实只知权力、只问效果、草菅百

姓、刻薄严苛，可说全无性情，但却一直影响着历代帝皇执政。  



尽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法家阴魂一直不散，所谓「王霸杂

用」（汉宣帝语）。直到明亡，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痛定思痛，才直斥

后世人君之自私：「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又说：如

此之君，岂能望臣子为之尽忠？则王朝之灭，良有以也。  

不过黄宗羲虽痛责国君失德，更由此而思及整个体制之失效，但始终未能

提出改弦易辙的方法。直至西方民主东来，国人才彻底向帝制告别。 

在这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经历了汉、宋之争，考据与义理的相轻，今文

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轮替，中学与西学的纠缠，最后以中国传统学问全线崩溃，

几乎被逐出历史舞台作结。  
 

中国文化被连根拔起 

若问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中国文化的命运真的那么凄惨，要承受灭门

之祸？数百年来自卑之不足，还要自尽吗？古城被夷为平地，新建的一定是洋

房吗？体制已变，格局已改，许多人都痛惜中国文化被连根拔起，但根在何

处？我们还认识自己的根吗？  

政治上的德治、经济上的均平、社会上的信义、生活上的礼乐、教育上的

成己成人，这些中国先贤揭橥的理念有哪一点落后了？它们合起来，就是一个

完整的体系，充实而有光辉，可惜被西方强调竞争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现

实主义、个人主义毁了。  

竞争是以个体的利益为核心的，为了使竞争合法化，西方使用了「人权」

这个概念，并制作了一大堆法律来做护卫，美其名为「公正」，但究竟如何公

正？只要看看美国这个极端资本社会贫富如何悬殊就知道了。中国近年追随西

方的经济发展之路，小心别掉进深渊。 
 

当代社会人的危机 

现在整个西方社会出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再下去一定是政治危机。为

了争资源，社会一定分化，分离主义会愈来愈有吸引力。这些危机的背后其实

就是文化危机，几百年的自我解放、崇拜物欲、崇拜科技，早已令自己失控。

西方人杀死自己的上帝在先（这一点尼采已指出），下一步就会杀死自己。  

这样的文化我们还要追随吗？ 他们已步入疯狂，迷失方向，我们还要亦

步亦趋吗？  

这是人的危机、生命存在的危机，人无方向、人无理想、人无意义。可以

说，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从未如此虚无过。人即使制造出大量产品，供自己享

受，但欲望安顿不了、野心安顿不了，精神还是掉在虚空里。  

在毁灭之前，人类是否能及时回头？那就必须对人类文化作大反省，几百

年，乃至几千年所走过的路作总批判。有了觉醒，然后下一代才有希望。  
 

中西教育的不同 



人的问题，必须从人自身解决。一切向外寻求的，都是第二义。慎乎始，

方向错了，走下去便会万劫不复。中国古人对此认识深切，一切教育的用心都

是对向此一源头。所以说诚意、正心、正己、正念，格致非向外求知，而是吾

心通向外物时如何得其正、得其真、得其道。讲到底是修养问题，而不是知识

问题。朱熹以之外用，心外求理，便错了。中国人不是不关心知识，而是更重

视求知时的态度。意诚，才不会以私意宰割万物；心正，才不会被欲望牵扯。  

在这里，就要分辨念之正邪、意之善恶、心之诚伪、理之公私。在现实世

界，这些东西具有相对性，但在人心起动，却有先后、本末。何者为先，何者

为末？便有生命本体或所谓存有论的问题。近代学者受西方分析哲学影响，以

为不值得讨论，其实是逃避了人生最严肃的一面。存而不论的结果就是错过，

人变得无根。  

检讨西方文化的是与非，是本世纪的大问题，当然不是我这篇短文所能

尽，但因为问题已迫在眉睫：至少，我们拿什么去教育下一代？当眼见下一代

的脆弱、放纵、自私、封闭、自以为是、无气无力的时候，你难道没有危机感

吗？没有忧虑吗？人类辛辛苦苦建立的文明，对此束手无策，怎么办？当年作

《易》者看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坤文言〉），所

以才有这种「为万世开太平」的设计。亦正如孔子作《春秋》，公羊家说他是

为未来理想世界设置制度。 

作《易》者是不是文王？孔子是不是真有这种改制之论？我认为都不是重

点。重要的是他们的悲愿和心愿，在危机之前挺身而出，承担世运。在这里一

定有个更深沉的、更根源性的力量在他们的生命里。平时无声无臭，但到非常

之日，有所需要的时候就会跃然而出。 
 

性情的力量 

这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性情。一切不忍、慷慨、仗义、无私、奉献的行动

就会出。历史之感人，不在理论，而在见证。唯有践道的人、殉道的人才能呼

唤群众，带动历史，度过难关、走向光明。 

性情不是生理意义的、心理意义的，也不是社会意义的，而是我们存在的

根基。不过，你不要把它看做西方存有论思维上的本体，它不是一种概念结

构，用来满足理性上的思考。对它的存在，你必须采取感受——体会的进路，

由「格」以至于不隔，即亲觐，才能证入。若以对待知识的态度，先怀疑，后

归纳，便会终身交臂失之。所以我说：性情的存在虽然如此真实，但一般人对

之还是似懂非懂，似悟非悟，一片模糊。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智者也很

容易略过。   

希望我这篇短文，能打开一个信道，帮助读者认识性情——中国文化的原

点。 

  

 


